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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了
饒
玖
才
的
《
香
港
的
地
名
與
地
方
歷
史
》
，
上
冊
下
冊
合
起

來
八
百
多
頁
，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鉅
著
﹂
了
。

作
者
為
了
寫
這
套
書
化
了
不
少
功
夫
去
搜
查
資
料
，
從
各
種
途
徑

中
翻
查
香
港
歷
史
，
找
出
市
區
不
少
街
道
命
名
的
出
處
，
確
實
得
來
不

易
，
令
讀
者
趣
味
大
增
。

有
些
地
名
跟
隨
歷
史
幾
經
改
變
，
面
目
全
非
。
例
如
，
現
時
的
銅

鑼
灣
本
來
叫
東
角
，
與
西
環
的
西
角
遙
遙
相
對
，
今
天
銅
鑼
灣
還
保
留

有
東
角
道
的
街
名
。
英
軍
初
佔
領
港
島
後
，
集
中
經
營
現
時
的
中
環
一

帶
，
港
島
南
岸
由
西
至
東
，
取
名
西
環
到
上
環
到
中
環
到
下
環
，
環
即

是
海
灣
，
下
環
後
來
改
稱
灣
仔
。

現
時
的
銅
鑼
灣
最
繁
盛
的
購
物
區
一
帶
，
開
埠
時
只
屬
偏
僻
地
區

，
是
怡
和
（
渣
甸
）
公
司
的
貨
倉
及
廠
房
，
山
上
是
他
們
的
高
級
職
員

宿
舍
，
大
坑
山
今
天
還
叫
渣
甸
山
。
現
時
銅
鑼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前
的
電

車
路
還
是
叫
怡
和
街
，
旁
邊
的
糖
街
，
是
怡
和
公
司
的

製
糖
廠
舊
址
。
利
希
慎
後
來
把
怡
和
公
司
的
前
山
買
下

，
建
成
利
園
遊
樂
場
，
利
舞
台
便
是
遊
樂
場
的
戲
院
部

分
。
利
園
遊
樂
場
拆
卸
後
改
建
商
住
區
，
街
道
還
保
留

利
氏
家
族
的
命
名
，
如
希
慎
道
、
利
園
山
道
，
以
他
們

家
鄉
四
邑
地
方
命
名
的
新
會
道
、
恩
平
道
、
新
寧
道
，

和
以
鄉
賢
命
名
，
如
紀
念
陳
白
沙
的
白
沙
道
、
紀
念
梁

啟
超
的
啟
超
道
等
，
可
見
舊
日
商
人
的
文
化
色
彩
。

書
中
談
及
香
港
開
埠
早
期
的
少
數
族
裔
，
其
他
書

中
亦
少
見
提
到
，
如
來
自
印
度
的
祆
教
（

Z
o ro ast ria nis m

，
早
期
香
港
人
俗
稱
白
頭
教
）
徒
在
港

知
名
人
士
中
有
摩
地
、
遮
打
、
羅

旭
龢
、
律
敦
治
，
都
是
翹
楚
人
物

，
著
名
商
人
，
留
下
以
他
們
名
字

命
名
的
街
道
和
醫
院
，
天
星
小
輪

也
是
由
祆
教
徒
創
辦
的
，
公
司
標

誌
那
顆
星
星
是
祆
教
的
標
誌
。

開
埠
早
期
殖
民
地
政
府
中
層

僱
用
了
不
少
澳
門
土
生
葡
萄
牙
人

，
因
他
們
懂
英
語
也
能
夠
用
粵
語
與
華
人
溝
通
，
灣
仔

中
環
交
界
的
聖
佛
蘭
士
街
一
帶
是
他
們
的
聚
居
地
，
九

龍
半
島
割
讓
後
有
葡
人
開
發
何
文
田
的
梭
椏
道
，
成
為

他
們
另
一
聚
居
點
。

書
中
談
到
香
港
人
把
印
度
人
叫
﹁摩
羅
差
﹂
的
來

源
也
很
有
趣
。
﹁摩
羅
﹂
（M

o r o

）
是
葡
萄
牙
人
對

來
自
北
非
的
摩
爾
人
（m

o or s

）
伊
斯
蘭
教
徒
的
稱
呼

，
葡
萄
牙
人
到
印
度
後
佔
領
果
亞
，
因
當
地
人
膚
色
黝

黑
信
仰
伊
斯
蘭
教
，
也
叫
他
們
﹁摩
羅
﹂
（M

or o

）

，
華
人
跟
隨
。
香
港
開
埠
後
，
印
裔
人
來
港
當
軍
人
和

警
察
者
眾
，
華
人
稱
軍
人
和
警
察
為
當
差
，
故
叫
印
度

人
作
﹁摩
羅
差
﹂
。

不
過
，
書
中
對
新
界
地
名
如
何
受
到
中
國
南
方
的
原
居
民
如
輋
族

和
蜑
民
影
響
有
點
模
糊
。
他
舉
了
不
少
典
型
的
南
方
輋
族
原
居
民
的
地

名
，
如
帶
輋
（
斜
）
、
洞
（
峒
）
等
地
名
，
可
是
書
中
說
這
些
地
區
都

是
客
家
人
聚
居
便
省
略
過
去
。
其
實
新
界
有
禾
輋
、
坪
輋
、
菠
蘿
輋
、

古
洞
、
沙
螺
洞
、
洞
梓
等
地
，
取
名
都
明
顯
與
早
期
本
地
的
輋
族
有
關

，
中
國
大
陸
近
年
做
了
不
少
研
究
，
探
討
嶺
南
廣
東
地
區
客
家
人
和
輋

族
的
關
係
，
可
供
參
考
。

又
如
書
中
談
香
港
早
期
的
醫
院
，
也
忽
略
了
天
主
教
在
醫
療
方
面

的
貢
獻
。
天
主
教
嘉
諾
撒
修
女
會
一
八
六○

年
來
港
，
除
了
開
辦
學
校

和
孤
兒
院
外
，
醫
院
也
是
他
們
一
個
主
要
服
務
環
節
，
一
八
六
九
年
已

在
灣
仔
開
辦
第
一
家
聖
方
濟
各
（
聖
佛
蘭
士
，S t .

Fra n ci s

）
醫
院
，
現

時
還
維
持
的
嘉
諾
撒
醫
院
，
則
改
由
明
愛
機
構
管
理
。

對仗，是對聯
和格律詩頷聯頸聯
的要素，正格的對
仗要求上下句語法
結構相同，意義對
稱、對應、對比、

對立、相連或相因。有詩家藝高，上下
句對仗，本句中也作對偶，稱之自對，
也稱當句對，如崔玨《哭李商隱》的 「
鳥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鳳不來」，
本句鳥啼對花落，竹死對桐枯，而上下
句鳥啼對竹死，花落對桐枯；杜甫《秋
興八首》的 「珠簾繡柱圍黃鶴，錦纜牙
檣起白鷗」，本句珠簾對繡柱，錦纜對
牙檣，而上下句珠簾對錦纜，繡柱對牙
檣。此兩例本句自對、上下相對，是為
工對。

自對本是一種技巧，有詩家 「取巧
」，以本句自對而對句不求工，對之以
不同物類，試看唐人的句子：五言中的
自對，主要為並列雙音詞兩字自對，上
下句之對只取其結構相同，如李商隱《
風雨》的 「黃葉仍風雨，青樓自管弦」
，風對雨，管對弦，然後風雨對管弦；
薛濤《井梧吟》的 「枝迎南北鳥，葉送
往來風」，南對北，往對來，然後南北
對往來。七言句式，通常是前四字兩兩
自對，然後兩句相對，如白居易《初致
士後戲酬留守牛相公，……》的 「炮筍
烹魚飽餐後，擁袍枕臂醉眠時」，炮筍
對烹魚與擁袍對枕臂，同是動賓結構；

杜甫《江村》的 「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自去對自來與相親對相近，同為偏正結構狀語加動詞
；李嘉佑《同皇甫冉登重玄閣》的 「孤雲獨鳥川光暮，
萬井千山海色秋」，孤雲對獨鳥與萬井對千山，皆為偏
正結構定語加名詞。

王力在《漢語詩律學》中談到自對時說： 「如果上
聯句中自對，則下聯也必須句中自對，上聯和下聯之間
不必求工。」又說， 「甚至於上聯和下聯之間幾乎完全
不像對仗，只要句中自對是一種工對，全聯也可以認為
工對了。」

當今的對聯家們，常常只圖本句自對而忽略上下句
相對，可能因誤讀王力之故。王力說的是 「不必求工」
，不是 「不必求對」；說的是 「幾乎完全不像對仗」，
不是 「幾乎完全不是對仗」， 「像與不像」是就 「不是
與是」說的：他們 「幾乎完全不像兩兄弟」，實是兩兄
弟；他們很像兩兄弟，實則並非兩兄弟。 「幾乎完全不
像對仗」，實乃對仗，只是 「不必求工」，而求語法結
構相同耳。王力舉的兩個例子正是如此：

清氣若蘭 虛懷當竹 流水長亭 春風靜宇
樂情在水 靜趣在山 幽蘭一室 修竹萬山
蘭、水，竹、山儘管物類（古人稱作詞類）不同，

但都是名詞（語法學上的詞類），句中都作賓語；而另
一聯，不管動詞流，還是名詞春，句中都作形容詞用，
是為定語。語法結構相同，詞性必定相同；詞性相同，
有時語法結構未必相同。

南宋洪邁《容齋隨筆》談到 「唐代詩文，或於一句
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舉了詩文若干例子，其中
文的對偶句，語法結構也是相同的，試擇其選自《滕王
閣序》的兩例說一說：

「騰蛟起鳳」 對 「紫電青霜」 ，騰、起是動詞，對
顏色名稱紫、青，看似 「不像」 ，然句中騰、起、紫、
青皆為定語，看一看原文句子當更清楚：

騰蛟起鳳 孟學士之詞宗→孟學士之詞宗（是）騰
蛟起鳳（飛騰的蛟、起舞的鳳）

紫電青霜 王將軍之武庫→王將軍之武庫（藏）紫
電青霜（寶劍）

「襟三江而帶五湖」對 「控蠻荊而引甌越」，三江
和五湖是偏正結構，蠻荊和甌越也是偏正結構。蠻荊：
（古稱南）蠻的荊（州）；甌越：（古時國都在東）甌
的越（地）。

須知，不管是修辭講的對偶，還是詩詞講的對仗，
都是指上下兩句的相對，誠如王力先生言， 「古代的儀
仗隊是兩兩相對的，這是對仗這個術語的來歷。」如果
連語法結構相同都不講究，那可就 「方便」多了，譬如
像 「清風明月」這樣自對的結構，就可以任何自對的形
式對之：花鳥／蟲魚（花鳥與蟲魚自對）、多彩多姿、
載舞載歌、無慮無憂、虎嘯龍吟、走馬觀花、浩浩蕩蕩
……，如此，從形式看已不成對，整體已失去對聯的形
態和特點。

總之，對聯的自對，應該是本句自對然後兩句相對
，相對可嚴可寬，寬以語法結構相同為限，語法結構不
同則不成其為對聯矣。

對於從小就生活在
贛撫平原的我來說，山
是稀罕物，只存活在字
典裡，了無印象。故鄉
屬江南丘陵，晨昏之間
，或站在村口，或立於
田畈，或爬上樹去極目

遠眺，隱隱約約的山形，依稀可辨，成了雲上最
美的天際弧線。

直到八歲那年，父親帶我同遊廬山，才知道
所見的天邊遠山，只是矮嶺。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旅遊對生活在城裡的人
來說，也非易事，對鄉下人而言，更是新奇。父
親知道機會難得才執意要讓我去嘗這個鮮。

那年國慶節，父親所在的村小組織優秀教師

去廬山旅遊，愛子心切，費盡唇舌，把我給捎上
了。當時交通極為不便，一早從村裡出發，走路
到鎮上坐班車，趕到縣城轉火車，取道南昌抵達
九江，再上廬山。一路辛勞不必提，猶記得，起
早摸黑，我睏得不行，邁不開腿，睜不開眼，醒
過來，卻發現自己趴在父親的背上。還要逃票。
我的費用全部自掏，家窮，能省一點是一點，每
每進站要量身高，我都恨不得縮成一團。出南昌
火車站，父親迫不得已想出一招，要我自己一個
人走出去。茫茫人流中，我有一種深深的孤寂
感。

終於上了廬山，遊覽含鄱口時，明明天朗氣
清，打個轉回來，雲蒸霧漫，伸手看不清五指。
我慌了神，對着空茫的雲霧高喊： 「爸爸！」父
親跑過來，抓牢我的手，摸回至旅遊車。轉至下

一個景點，雲消霧散，天地清悅。
一山的雲霧，讓我感覺到大自然的太神奇。

在廬山，父親給我買了一件漂亮的成衣。穿的衣
一向都是村裡裁縫師傅做的，第一次穿買的成衣
，那高興勁烘暖了一顆少年心。

下山後，父親知道我喜歡旅遊，特意給我訂
閱了一本《旅遊》雜誌，無力支付旅遊費用，只
好讓我在紙上旅遊。高一時，語文老師布置作文
《第一次》，我欣然寫下《第一次遊廬山》，得
了全班惟一一個 「優」。有彼遊，才有此優。

八歲的廬山，幸福的雲霧，是父親構築的一
道彩虹，我快樂無比地走在上面，激起了人生小
歡喜，激發了對山水自然，對遠方風景的渴盼。

那年的廬山雲霧不曾散去，一直瀰漫在我人
生旅途中，它的名字叫父愛。

所謂家風，指在一個家庭
或家族成員中沿襲下來的道德
風貌和家庭傳統。全民談家風
，是件大好事，於是想起晚清
「第一名臣」曾國藩。

作為近代湖湘文化集大成
者，曾國藩一生秉承儒家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信
條，把 「齊家」擺在突出位置，他疏理治家方略，形
成 「書、蔬、魚、豬、早、掃、考、寶」的治家八字
訣，推出 「尚廉、尚謙、尚勞」的家教家規，使世代
子孫從中受益，曾國藩秉承的家風很值得今人借鑒。

最能體現曾國藩家風的，當然是收錄一千五百封
信札的《曾國藩家書》了。該 「家書」記錄了曾國藩
三十年從政、領軍生涯中的家教心得，涉獵內容涵蓋
教子、持家、治學、交友、修身、理財、用人、處世
、治軍、從政等方方面面。 「一滴水可見陽光」，曾
氏行文從容鎮定，運筆揮灑自如，於平平無奇 「拉家
常」中蘊含許多真知灼見，充滿人文關懷，具有極強
的親和力、說服力和感召力。這是一部真實生動的生
活寶鑒，難怪它成為中華傳世家教之經典。歷年來筆
者多次拜讀該書，越讀越覺得意味深長、歷久彌香。

我們讀《曾國藩家書》，最看重的還是其家庭教
育，這些全表現在他寫給兒子紀澤、紀鴻及諸弟的家
書中。曾氏家族向來治家極嚴，曾國藩受此薰陶並發
揚光大。無論在教子讀書、研究學問、勤儉持家、自

尊自立、修身養性、做官從政等各個方面，他都傳承
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其學養造詣和道德操守呼之欲
出。所以民間素有 「從政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
巖」之說，近代曾國藩更被奉為 「官場楷模」。研讀
家書，曾國藩確實不愧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尊 「精
神偶像」。

曾國藩出身農家，他終其一生與儉樸相伴。筆者
探訪過位於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的曾國藩故居
「思雲館」。

導遊介紹，曾國藩不講究膳食，通常每頓飯只有
一個菜，因此博得 「一品宰相」美譽。三十歲時曾國
藩做過一件緞馬褂，卻每年只在喜慶日穿一下，珍藏
三十年而不換新的。在京城上朝，他堅決不坐一品官
轎，只坐普通藍呢轎子。他小女兒少時隨母到兩江總
督府，穿一條綴青邊的黃綢褲，曾國藩覺得太奢華，
命她立即換一條沒花邊的褲子……有這等嚴父，曾家
老少自然始終傳承儉樸家風，誰也不敢越軌半步。

在家書中，曾國藩寫道： 「居家之道，惟崇儉可
以長久。」他要求妻兒和媳婦每日紡紗、做鞋，新媳
婦進門無論出身如何均須下廚和做家務；他要求家人
不得借侯府之家擺闊氣， 「後輩子侄出門宜常走路，
不可動用輿馬」。曾國藩終其一生明道京師經世、寧
靜致遠，君子為學、厚德載物。他父慈子孝、兄友弟
恭，以簡養儉、以廉明志，他以自己立德、立功、立
言的實踐，贏得後世 「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譽。

他的《家書》堪稱中國近代家教範本、中華優秀家風
的結晶。正是靠這種優良嚴謹的家風，使曾國藩的家
庭教育大為成功，其子女後代一個個牢記父訓，勤奮
好學、廉潔處世，成為有益於國家民族的有用之才。

優秀家風加之家學淵源、嚴格要求，曾國藩的兄
弟子侄、親朋好友乃至門生故舊深受影響，曾氏後裔
人才輩出，構成一個名聲遠播的名門望族。

據統計，曾國藩兄弟五房中出過成功人士約二百
四十多位，包括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詩人、學者、科
學家和高級幹部，其中有光祿大夫、建威將軍曾紀官
、曾廣鑾，翰林曾廣鈞，資政大夫曾廣江，刑部員外
郎曾廣鎔，女詩人曾廣珊，教育家曾約農、曾寶蓀，
翻譯家曾寶葹，化學家曾昭掄，教授曾昭枚、曾昭權
、曾昭億、曾憲楷、曾憲柱、曾憲森，考古學家兼博
物館學家曾昭燏，園藝學家曾憲樸，全國婦聯副主席
曾憲植，研究員曾憲榛，出版家曾憲元，畫家曾厚熙
，導演曾憲滌等等。

曾國藩曾是一位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數十年來國
人對其毀譽參半、褒貶不一，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
無論力挺他的人抑或憎恨他的人，對他的家書無不追
捧備至拍案叫好。毛澤東曾誇曾國藩是 「辦事（幹事
業）兼傳教（傳播思想學說）之人」，說 「愚於近人
，獨服曾文正」，足見曾氏影響之大。

《曾國藩家書》何止是一部記錄家常的書信集？
更是一部蘊含為人哲理、指導做人處世、持家教子的
家風寶典！當今社會，父母無不 「望子成龍」、 「望
女成鳳」，怎樣才能成為一個無愧於國家民族的棟樑
之才？讀一讀《曾國藩家書》定會大有裨益。曾家何
以能顛覆 「富不過三」的潛規則，從這本家書也不難
看出箇中奧秘！順便說一句，在 「階級鬥爭為綱」的
年代，《曾國藩家書》是絕不可能面世的，今天能讀
到此書，實乃國之幸、民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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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派京劇
界中，最有影響
的，當推周信芳
所創建的 「麒派
」藝術了。周信
芳，藝名 「麒麟
童」（一八九五

至一九七五），六歲時，隨陳長興練功
學戲，七歲登台，在《鐵蓮花》中配演
娃娃生。一九○六年，隨王鴻壽（三麻
子）赴漢口演出，取名 「七齡童」。後
流動演出於蕪湖及滬寧線一帶，改名 「
七靈童」。一九○七年到上海，開始用
「麒麟童」為藝名。他對京劇藝術一直

進行大膽的改革，在演唱方面也顯示了
深厚的功力，逐漸為人所讚賞，以 「麒
派」享譽中外，追隨者日益增多，紛紛
投入麒門學藝。甚至連電影、話劇、滬
劇、淮劇、揚劇等藝術領域的演員，如
石揮、趙丹、邵濱孫、馬麟童等，也都
以 「麒派」自稱。而京劇名家如裘盛戎
、袁世海及童芷苓、趙曉嵐與高盛麟等
，則被稱為 「麒派花臉」、 「麒派花旦
」與 「麒派武生」，由此可見，他的藝
術聲望已達到令人嘆服的水平。

「麒派」藝術，風靡大江南北。崇
拜周信芳的弟子眾多，私淑者更是不可
勝數。他早在十幾歲未成年時，就收了

開門弟子程毓章。而與他年齡不相上下的高百歲，雖
然早已成名，卻也要拜他為師。在麒門中，號稱 「十
大弟子」的有：程毓章、高百歲、陳鶴峰、王瀛洲、
于宗瑛、王富英、李如春、王少樓、徐鴻培與楊寶童
。其中，很多都是各團的 「頭牌」演員。除此以外，
著名的 「麒派」弟子還有：陳筱穆、王椿柏、劉文魁
、劉澤民、孫鵬志、小王桂卿、陳鶴昆、李桐森、錢
麟童、卞韻良、張銘聲、呂君麟等等，幾乎在南方的
老生演員，無不都是麒門後人。一九三九年，上海京
劇界為難民籌款，舉辦兩場義演，號稱 「文武老生總
動員」，大軸戲是《鴻門宴》與《追韓信》，主要角
色，全是 「麒派」弟子。在《鴻門宴》中，由陳鶴峰
演張良、高百歲演項羽、李如春演樊噲、王富英演項
莊、楊寶童演劉邦。在《追韓信》中，則由高百歲、
陳鶴峰同演蕭何、王富英演韓信、楊寶童演劉邦、劉
斌昆演夏侯嬰，都是這兩齣 「麒派」名劇的最佳人選
，曾經轟動一時。

到了建國以後，周信芳又分批收了十五位學生。
他們是：李少春、李和曾、張學海、蕭潤增、逯興才
、管韻華、徐敏初、曹藝斌、董春柏、沈金波、童祥
苓、孫鵬麟、明毓昆、李師斌與霍鑫濤。其中，有不
少是 「京朝派」與 「關外派」的著名演員。而，周信
芳之子周少麟，後來也 「子承父業」，成了有名的 「
麒派老生」。此時，可稱為 「麒派」的鼎盛時期。

但是，到了 「文革」以後，周信芳被迫害而死。
他的眾多的弟子們，也都已屆老年，或衰弱病故，或
退出舞台，能夠重上舞台的，寥寥無幾。在上世紀八
十年代以後，當時有些在世的 「麒門」弟子，如李如
春、徐鴻培、呂君樵、孫鵬志、劉澤民、李桐森、董
春柏、小王桂卿、蕭潤增、小趙松樵等，曾多次示範
演出，並舉辦 「麒派」藝術學習班，培養了王全熹、
吳國瑞、小趙君甫、朱文虎、計鎮華、朱立貴、蔡際
東等 「麒派」演員。另外，在各地也出現了一批能演
「麒派」戲的優秀人才。如湖南的陳少雲、浙江的趙

麟童、鞍山的小麟童以及吉林的裴永杰等，他們努力
繼承 「麒派」藝術，為了 「麒派」的興旺發達作出了
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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